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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族之魂曰祖，異族之魂曰鬼。雖然香港的嶺南人不一定守住這種分野，但香
港原住的華人，都是前清遺民或戰亂逃生的難民，離鄉背井，棲居香港，故此早期
留駐在香港的人，難免有鬼魂傳說。山村人的鬼魂傳說，主角是先前的居民，也許
因疫病而死絕，也許因遷界而失祭，也許因日本統治而餓死。城市徙置區的人的鬼
魂傳說，是上代的孤魂野鬼、亂葬崗、日本統治的死難者、天災的死者等。舊的聚
落失散或清拆，新的聚落取代舊的聚落之後，往往用傳統的鬼魂故事，將舊聚落的
故事講出來，寄託新居民的歉疚或憐憫。這是香港最常見的、最大宗的鬼魂故事，
也是第一代的鬼故事。
另一種鬼故事，則是居民遷入新處所之後，在陌生的居住空間發生的冤死慘
案。新型屋邨的跳樓自殺者、偏遠新市鎮屋邨的滅門兇殺案、大學的工傷意外死者
與大型基建的冤死著等等，這可以視為第二代的鬼故事。當中，香港中文大學在六
十年代傳出的辮子姑娘故事，是經典之作，也記載了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「大逃
亡」期間偷渡來港的悲慘歷史。
形成鬼魂傳說的，除了是居住社群斷裂之外，更需要有敘述群體（narrat ing 
community），一群人在某些場景聚在一起講故事，例如鄰舍戶外乘涼、打麻將、
煮飯搭訕、宗教節日聚會（如大球場舉行的醮會）或大學生的迎新營等。這些敘
述群體傳承若干時間之後，會將故事定型，變作地方記憶，成為官方歷史之外的民
間口傳歷史。例如香港中文大學的辮子姑娘故事，就在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的迎新
營傳承，當年學生在草地上夜話，傳承鬼故事和小道消息，「一條辮路」由學長
述說，一代一代傳下。話說某夜，一男同學深宵於崇基校園踱步，見一長辮妙齡
女郎，裊娜而行，顧盼生姿，便趨前搭訕，豈料該女郎回顧，竟然面目全無。男
子目瞪口呆，女子反身而去，身影隨辮子飄曳，消失於霧靄之中。校園鬧鬼，事緣
上世紀六十年代，一內地女子獨自搭火車偷渡，匿藏貨卡之內，中途被火車職員發
現，驚慌之下，縱身跳車逃走。可惜辮子纏繞火車圍欄，女郎落地之際，頭皮卻被
扯裂，頸骨挫傷，痛苦萬狀而死。客死異鄉，無人祭奠，此後常在宵夜踱步崇基校
園。出沒之處，謂之一條辮路。辮子姑娘故事除了承載了大逃亡的偷渡歷史之外，
也令人記起柴油火車及中大樸素校園的古舊年代。大逃亡是香港的禁忌歷史，文藝
創作絕無僅有，然而《辮子姑娘》的口頭傳說，卻將大陸難民逃避赤禍來港的痛苦
經歷，用冤魂不散的鬼故事記錄下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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鄉村群體小，傳承的鬼故事多數是「絕房屋」1 的餓死鬼、外來的過路鬼或者
山頭的無主孤魂，沒有很強的地方色彩。故此本文以市區的鬼魂傳說為主。
第一代的鬼故事：移民對於上一代的歉疚心理
香港市區的土地珍貴，很多舊房屋荒廢擱置、拆卸重建，或改變用途之後，便
會流出鬼屋的故事，如高街鬼屋、灣仔鬼屋、荔枝角醫院鬼病房、筲箕灣明華大廈
鬧鬼之類。早期的公共屋邨很多是建在市區側邊的山坡上，而山坡通常都是墓葬之
地，這些早期屋邨的共用空間也方便互相交流，遷移的社群很多是先前住在同一個
木屋區的，甚至屬於同一社群，例如牛頭角下邨的居民多數是紅磡大環山的木屋區
居民，多是屬於潮州人，故此風俗信仰相近，容易交談，遇上房屋建在墓地上的，
特別是日本佔領香港期間的亂葬崗，就有鬼故事傳出來。後期的公屋，在無人居住
的山崗上或填海地，如將軍澳之類的，加上屋邨採用不鼓勵鄰舍交流的私隱居所設
計，就較少傳出鬼故事。
早期的徙置區，多數建在荒廢山坡，很多是亂葬地，如蘇屋村某地在日治時期
是刑場和亂葬地。傳聞港島的西灣、薄扶林、香港仔、鴨利洲及九龍的何文田、亞
皆老街、南九龍城等，都有亂葬崗。2 日軍徵用學校為醫院或營房，即使不一定在
該處行刑，也會令校園被傳說為墳墓及刑場。居民目睹孩童奔跑過去而無蹤影，夜
間聽見刀下的冤魂呼叫，軍隊在操場練兵之類，既是鬼魂作祟，也是唐人在抗戰之
後的心靈創傷與悔疚，未能保衛家園或安葬先人，以致生靈塗炭，屍骨受辱。這是
第一代的鬼故事，是愧疚（guilt）的故事，愧疚於佔據人家的地方居住，也愧疚於
上一代日本侵華戰爭死去的孤魂。
紅磡觀音廟的小學生孤魂
司徒華先生（1931-2011）生前愛講故事，他在紅磡街坊公立學校教書時，
說過一個地道的鬼故事，後來收入文集《悲欣交集》（2000），題為〈關門啦〉
1 一個宗族支流叫一房，該宗支死絕了，房屋就沒子孫繼承居住而丟空，謂之絕房屋。
2 馮寶怡：〈架空歷史——我學校是亂葬崗〉，《香港電台：香港檔案．X》第6集文章，《信
報》（2009年3月25日），副刊。
• 170 •          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 in Chinese
。3 據說該公立學校前身在紅磡差館里觀音廟之側，太平洋戰爭末期，盟軍轟炸九
龍船塢，誤中該校，二百多名師生悉數罹難，觀音廟卻是完整無損，居民認定是神
靈顯現，從此香火鼎盛焉。校工譚伯告知司徒華，曰每日黃昏，觀音廟之廟祝都會
呼叫：「天黑啦！關門啦！快些回來啦！」街坊有陰眼者，都可見小孩蜂擁回廟，
或跑或跳，手拿小皮球，腳踏三輪車都有的。一日廟祝忘記叫喊，晚上便聽見好幾
次拍門聲，要再去開門了。 4
此故事頗堪玩味。盟軍誤炸小學，孤魂無主，便歸廟堂收留。這是往昔廟堂救
濟孤寡、普渡眾生之傳統。戰爭生靈塗炭，無法救人，只好死後彌補，講述此鬼故
事，也是心理補償。街坊之陰眼，及忘記關門之後的拍門聲，是鬼魂存在之人間佐
證。至於紅磡觀音廟，只能自保，不能保人，居民卻往此廟參拜，可見自保才是切
身需要，保人則隨緣樂助。這種鬼故事，總有一點意外的黑色幽默。
廟祝要召喚孤魂歸家，此乃往昔病人彌留之際，母親或祖母在屋頂或街角叫
魂、招魂的風俗遺留，然而人死多年，又於廟中寄寓，應該得聞佛法而超升，脫離
鬼籍，豈會久留為孤魂野鬼哉？等鬼故事，經不起正統教理的考驗，只是民眾的心
理補償，屬於戰爭倖存者的救贖，許多情節都是犯駁的。然而偏偏許多佛寺就有祭
祀小鬼野鬼的神位，上書「過往神靈」或隱晦寫作「小鬼靈位」之類（鬼字去了么
字）。也許這是佛門接引眾生的方法，令善信大發慈悲，知道布施之廣大，遍及六
道與鬼界。
同是天災，故事不同
貧民多遇鬼，特別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，大陸難民湧入香港，貧民被逼居於往
昔的蠻荒異域，如墳場山坡、沼澤魚塘之地，如鬼魂一樣，居於絕域。例如天水圍
魚塘區、粉嶺和合石墳場附近的山坡地，都有鬼魂故事。
香港一九七二年爆發「六一八」雨災，5 禍及港島半山區之旭龢大廈及窮區和
3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：〈悲欣交集〉，《司徒華作品彙編》：ht tp : / /www.hkptu .o rg /
szetowah/?p=978。
4 此乃改寫，原文見〈司徒華紀念特刊〉，《壹周刊》（2011年1月6日），頁20。
5 一九七二年的六月中，香港暴雨連場，從六月十六日到十八日，平均每日的降雨量超過二百毫米
（三日總降雨量達652.3毫米），加上當年山坡缺少工程加固。六月十八日，大災難接踵而來。
先是在正午，觀塘雞寮木屋區山泥傾瀉，活埋近二百人（估計）；夜晚，旭龢道塌泥，沖毀樓
宇，死六十七人（官方統計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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秀茂坪的雞寮木屋區（今觀塘翠屏道一帶）。然而，九龍的木屋區（臨時安置區）
改為屋邨之後，仍有鬼事流傳，香港島的富人區則不多見。6 半山區旭龢道，大廈
林立，中間卻留空一處，建了休憩公園，原來是旭龢道二十號旭龢大廈舊址，即當
年山泥埋人之所。事隔多年，每年6月18日，仍有人在公園拜祭。公園內有水池，
應是鎮煞之用。
據說，某夜有一菲傭拖狗散步，小狗掙脫索帶，走近水池狂吠，菲傭追近，一
看，池底浮現人臉，嚇得她拔足狂奔。另一宗怪事，則是情侶深宵拍拖，依偎接吻
之際，地底傳來呻吟之聲，男子考查聲音何來，發現聲音竟然轉入女子口中，女子
中邪了。男子連忙夾帶女子奔逃，上了的士之後，女子吐出唾液污物而恢復理智，
男子則驚見雙手滿佈泥濘，不知來自何處。見鬼的兩人都是外人，菲傭更是外籍，
可見富貴街坊已不再見鬼了。7 
 
秀茂坪的猛鬼課室
秀茂坪本名掃墓坪，乃墳場地，有兩次山泥傾瀉災難，六一八水災之前，已有
塌泥事故，死近百人，居民在晚上不時見到團團白影在災場飄浮，哭聲淒厲，也有
滿身泥濘的人在街上走過。為了撫慰亡靈，居民建造廟宇拜祭，但冤魂不息，再發
災難。六一八塌泥，死七十一人，雞寮舊址改建秀茂坪紀念公園。
一九七六年盂蘭節，秀茂坪上邨超度亡魂，一陣陰風將祭壇神像及物品吹跌，
法師預言該年應有不測，事後不足一個月，山泥傾瀉衝入秀茂坪下邨第九座，十八
人死。災難過後，居民行經受山泥摧毀的下邨第九座公廁時，聽到小童呼救，聲
如「媽媽救我！」。附近一家中學，傳聞有學生在課室溫習至深宵，走樓梯離開之
際，聽見噹噹之聲，如有人敲打鐵罐，彷如活埋者在求救。學校地下有課室，塌泥
災難之後荒廢，傳聞是亡靈上課之用。
這些異聞，與其說是驚嚇故事，不如說是大災難的庶民記憶，令人惦記香港的
災難來自居住環境之險惡。
6 香港人網「恐怖在線」節目，2010年6月25日播出。
7 五鬼：〈旭龢道猛鬼公園談心變鬼上身〉，《太陽報》（2006年4月29日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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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代的鬼故事：當代的城市痛苦生活
第二代的鬼故事記載的地方歷史，不再是遷界、日本戰爭等歷史大事，而是民
間的自殺案、兇殺案、冤死案的小歷史。這是當代香港人的歷史了。
例如屯門色魔在一九九二至九三年間殘殺女人而伏法之後，8 屯門友愛邨便傳
出夜間有少女遊魂。或有家庭慘劇，跳樓服毒自殺身死者，死後也有鄰居目睹鬼魂
飄浮，此等鬼故事在天水圍天恆邨二○○四年的滅門慘案及上水天平邨天喜樓（二
○一一），流傳甚廣，然而都是目睹幻影而並無其他情節的故事居多，應該是新型
屋邨並無太多的鄰舍交流機會有關，況且鬼故事也需要時間流傳。
傳承鬼故事需要時間。二○○七年首見於網頁的上水天平邨鬼故事有兩則，原
文照錄如下： 
第一個：
聽一個街坊講，大約 10 年前，果陣時未有看更，一到夜晚會好冷清，有一晚
半夜有一個人返屋企等 lift 既時候，見到有個女人禁黎禁去都禁唔到個制，(其實佢
都知發生乜野事，因為佢有陰陽眼既)於是佢幫個女人禁，佢同個女人一部 lift，個
女人入到  lift 都係一樣禁唔到，佢問個女人要去幾多樓，之後佢幫個女人禁，個女
人出 lift 既時候，佢同個女人講叫佢第日唔好再咁夜出街，唔係日日有人同你禁lift
架！
p.s. 個女人係之前係某一層既一個單位吊頸自殺嘅。9
第二個：
發生係大約1997年，當時發生左一單新聞，關於一個亞媽掉左兩個仔落街之後
自已跳樓既新聞，之後單位一直空置，但係好多人經過個單位，都見到個單位夜晚
會著燈，甚至見到有一家人係到食飯，直到宜家個單位都好似一直空置，呢件事發
生之後好多街坊都搬走左！10
8 林國偉案，先後在建生邨、大興邨、友愛邨、益豐大廈、紅磡下鄉道及美景街，強姦及姦劫9
名女子，殺害當中3人。
9 紅軍迷：〈上水某條村鬼故事〉：http://mungmung.info/cha/viewthread.php?action=printable&tid=49259。
10 網友vitsoi：〈上水天平村鬼故事〉，《高高啦主題頻道，香港靈異同盟，靈異及鬼故》：http://b.
gogo.la/viewthread.php?tid=6216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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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個鬼故事屬於由人變鬼的驚嚇，第二個則是兇案現場的殘餘記憶。都是常
見的屋邨鬼故事。屋邨偶然也有少女穿紅色紅鞋，在同一地點，甚至相近時間（盂
蘭節或農曆七月）自殺者，也會傳出鬼事。在自殺現場，總有安魂超度儀式，不過
儀式也加強了鬼事的記憶與流傳。這些自殺者好多是獨居者、幽閉戶或父母游離不
常在家的。
二○一○年七月，我在香港人網做節目的時候，聽社民連的朋友說，該黨有黨
員為火居道士，俗稱喃嘸先生，仗義到自殺案之現場打齋。今年盂蘭節到了某屋邨
一戶人家打齋，鄰舍見是義務而來，便說常在樓梯或家中見鬼，紛紛來請求幫助。
原本一個小時的法事，變了八個小時。事後始知，該等人一窮二白，難耐安排上屋
邨的等候時間，所謂飢不擇食，慌不擇路，便要了屋邨的兇案單位居住。11 窮人遇
上凶宅，自然是愈窮愈見鬼。
結論：敘述群體由在地化變成虛擬化
踏入二十一世紀，香港的村社因為村民賣地賣屋圖利而潰散，不能回復往昔口
耳相傳鬼魂故事的場景。公共屋邨重門深鎖，房屋管理處不予人方便，好多公共空
間不許自由使用，街頭焚香燒衣受到規限，年輕一代也好少陪伴老人燒衣及學習風
俗禮儀，不能在參與祭祀的時候學到禁忌及故事。鬼故事的敘述群體從家居日常之
地消失，轉移到醮會、廟宇、扶箕等特定宗教場合，鬼故事轉移到專業宗教人員及
信徒的群體傳承，從出生就注定了的傳統家庭及村社轉移到自行選擇的興趣團體，
這是都市化的轉變。
六七十年代，香港的收音機電台有改編過的鬼故事，但觀眾講述遇鬼經歷的節
目，依然欠缺，只有深夜的閒聊節目，才容許讀者打電話講述。九十年代之後，有
線電視的頻道增加，收音機台也增加，有空間容納講述鬼故事的節目。一個敘述群
體，在電視台及收音機電台形成。九十年代的有線電視的《怪談》節目開始，主持
人（道士司徒法正）收集鬼故事，以專業的口吻複述。節目於二○一○年因為聽眾
投訴而終止。電台方面，二○○一至二○○六年，「鬼王」潘紹聰在新城電台
（收音機台）主持《恐怖熱線》節目，講鬼故事及靈異事件，然而由於容許觀眾講
故事，內容聳動，令人覺得節目散佈迷信及令聽眾恐懼，在投訴之下，節目終止。
11 此事感謝香港人網節目主持人溫石麟先生告知，2010年9月9日。
• 174 •          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 in Chinese
互聯網在二十一世紀初興起，頗多網上群體傳承鬼故事，用文字方式貼出故
事，由於並非面對面的街坊或親友講述，真實程度成疑。另一方面，為了避免投訴
壓力，靈異節目由電台轉移到網上電台，潘紹聰的節目改名為《恐怖在線》，在香
港人網深夜現場直播，並有靈探片段，上載 Youtube 轉播。然而，敘述群體由在地
的親友鄰里改變為專業的虛擬空間，觀眾的講述技巧提高了，但聽講的人卻是不認
識的空中聽眾。有時潘紹聰依照讀者講述的鬼故事，到所在地點的屋邨詢問多數聞
所未聞。從即時、在地的傳統社群轉到離地的專業興趣社群，再轉移到虛擬的互聯
網陌生社群，是香港新時代鬼故事傳承的趨勢，這也是無可奈何的都市化趨勢。※
